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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碑静心29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车子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忽然离
开大路，沿着一条山路又开了10分钟，
药不然终于把车停住了。我眯起眼睛，
借助车灯朝前望去，这里背靠陡峭的山
崖，左右是两个岩坡，它们之间有一片
很小的平地。在平地中间立着一间像
是五六十年代军营风格的长方形砖房，
墙上似乎还有斑驳的标语。从这个角
度看过去，砖房四周似乎立着好多黑乎

乎的影子，只是看不清是什么。
药不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等一

下我们见的人很单纯，跟你我的圈子都
没交往，你不必费心去套他什么话，安
心在这里待着干活就成。”

“干什么活？”
“他说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这时候从房子里背着手走出一个

男人。这人40多岁，脸上沟壑纵横，左
边颧骨上还有一颗特别醒目的黑痣。
他的身材矮而敦实，往那儿一站，就像
是一尊石狮子。

“老徐，我把他给你带来了。”药不
然说着，推了我一把。

药不然走了以后，我转身走进了这
间小屋里。看得出来，这里原本是军队
营房，现在被改造了一番，里面只有一
张简易的行军床，其他地方都被石碑、
青方砖、各种质地的白纸和一些古怪的
器具堆满了。另外，还有一个大书桌，
桌上堆着一些书和稿纸。

我心想，既来之则安之，看看他
们耍什么花样，便问老徐：“明天我做
什么？”

“拓碑。”老徐眼皮都没抬一下。我
一愣，想不到居然是这种活。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老徐就把我带
到一块平放的石碑前面。在这块碑前，
一字排开放着拓纸、墨汁、椎包、棕刷、

排笔、毛毡等拓具，排笔略秃，毛毡边缘
有磨损的痕迹，想必这些东西都是老徐
平日用的。

我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用废了七
八张宣纸，累得头晕眼花，一张都没拓
出来，我这才知道，这门手艺看似容易
其实难度很大。

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我早早起
来，继续跟这块碑较劲。有了昨天的经
验，今天我的表现好多了。老徐在屋子
里写东西，偶尔出来指导我一下。师傅
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说得一点错都
没有。手艺这东西，门道其实就那么多，
老徐教会我几个诀窍，剩下的就是熟练
程度了。

我现在有点明白老朝奉为什么安
排我来学拓碑了。这东西讲究全神贯
注，眼、手和心三者相结合，一点都不
能错，稍一分神就可能前功尽弃。我
有好几次都是扑到最后一点儿了，精
神稍一放松就全废了。在这种高度紧
张的状态下，我拿紧墨扑，一直盯着碑
与纸，根本无暇多想。

几天后，我带着疑惑问老徐：“我还
需要拓几块碑，才能够离开？”

“你这几天睡得着吗？”老徐头也不
回地问。

“嗯。”我这几天，每天都累得倒头
就睡。

“还想事儿吗？”
“顾不上了。”
“那你走吧。”老徐看着我说。
我愣了愣，随即仰天大笑，笑得无

比畅快。古代禅师一言可让人顿悟，老
徐这三句大白话威力可不小，一下点破
了老朝奉的盘中玄机，让我茅塞顿开。

在这之前，我沉迷于自己的过
错，无时无刻不在惭愧着、自责着，几
乎迷失在泥沼之中，整个人像得了精
神病一样，所以才会一败涂地。而在
中山陵这些天里，繁重的拓碑劳动把
我多余的想法全都驱散一空，没有机
会发愁。

“我要离开。”我提出了要求。
老徐站起身来，伸直胳膊指着一个

方向，说：“从这里往前步行五里路，有
一处岗亭。在那里你能借到电话，然后
再往前走几里到旅游区，那里会有车把
你送到南京去。”

我心魔已除，再也没有什么好留恋
的，当即告别老徐，迈开大步按照老徐
指的方向走去。一个人走在山间公路
上，我感到非常轻松，原来那些阴霾就
像是拓片一样，被一层层地揭去。

“我回来了。”我挥舞着拳头，像个
傻孩子一样对着山外大喊。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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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反唇相讥：“这是不可抗力，我
们可不承担损失，如果你觉得没有危
险，自己怎么不去？”

总工程师威逼不成，只得痛下血
本：“你们谁现在把这活干了，我们项目
部支付双倍的劳务费和台班费，现场支
付，现金结算。”

我当即在心里打起小算盘，这一趟
活儿差不多能捞2000块钱，恰好能补
上房租的缺口，于是站出来接下任务：

“我去吧。”
“我也去。”小孟也站出来。
老刘只得对甲方总工说：“既然他

们愿意去，我也不反对，但出了事故由
你们负责。另外，如果海水渗入机械内
部，维修费用也由你们承担。”

眼下形势紧急，甲方总工只能点头。
就这样，我和小孟穿上救生衣，

各自登上一台220型挖掘机，驶向潮
水将至的堤坝。在操作挖掘机方面
我只是业余的，小孟比我小两岁，却
是经验丰富的专业驾驶员。为了让
斗齿能够到远一点的作业区域，他小
心翼翼地驶到斜坡上，将海泥挖上来
堆到我面前，我再将海泥挖起来拍在
堤坝上巩固堤坝。

一个半小时后，堤坝的豁口终于合
龙并被加固，我用步话机与指挥部联
络，说：“任务已经完成，潮水还有多久
到，我们能不能回去？”

指挥部那边回复：“你们最好还是
待在那里，潮水快到了。”

倘若他们开车过来接，我和小孟还
是有时间撤退的，但他们更希望我们留
在这里，万一这个豁口出现问题，我们
还能补救一下。他们没有明说，但我心
里明白。

此时小孟喊道：“你看前面！”
我打开窗户，抓着扶手爬到机器的高

处眺望，看见远方出现一条长长的白线，
原本在浅滩劳作的人纷纷往岸上跑。

“来不及走了，先避一下吧。”我说。
小孟试图将挖掘机开到堤坝上面，

但他找不到支撑斗齿的受力点，挖掘机
被困在斜坡上不敢动弹。没过多久，潮
水就铺天盖地漫上来了，将堤坝淹没
了，挖掘机的履带也被淹没了一半。

我的四周都是茫茫的海水，大风卷
着海浪打到驾驶室上，我失去了方向
感，感到恶心、眩晕，甚至产生了错觉。

小孟突然拉开驾驶室后侧的帘子，
对我喊道：“扬哥，我左后边好像塌方了！”

我开着挖掘机往前走了几步，发现
他的左后方确实塌方了，潮水不断冲击
那里，若是任其发展，履带下方的泥土
很快就会被掏空。我小心翼翼地驾驶
着挖掘机，用挖斗顶在小孟驾驶的那台
挖掘机履带的下方。

“你小心一点！”小孟焦急地喊着，
生怕我滑入大海。

幸好，险情很快被控制。
整整3个小时，潮水才渐渐退下

去，我和小孟重新修补了一遍豁口，然
后沿着满是积水的堤坝步行20分钟，
终于回到指挥部。我们已经反胃得不
想吃饭了，小孟直接去睡觉，而我拿着
业主给的2000块钱，开着一辆破摩托
车赶往15公里外的小镇。

我来到镇上唯一的一家银行，把
2000块钱存入凌一尧的账户，然后打
电话给她：“我已经把钱打给你了，你把
房租交一下。”

“你前天不是说没钱吗？难道是
借的？”

“是啊。”
“你才不会向别人借钱呢。”她毫不

犹豫地否定道，稍加思索后，她又提高
声音问，“你不会是打牌赢来的钱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道：“哈哈，这
都被你发现了！”

凌一尧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即便
她不缺钱，也不舍得消费。相处那么多
年，她惦记过的名牌东西少之又少。她
曾经眼巴巴地惦记iPhone4，我打算给
她买一部，但她嫌贵不肯要，最后买了
一部iPod。

我问她：“你干吗那么节省？”
她说：“怕把你花穷了，以后娶不

起我。”
我又逗她：“如果以后咱们俩不在

一起，你不是亏大了吗？”
她说：“那我更不能乱花了，万一别

的女孩大手大脚的，你更娶不起了。我
得给你攒着，不能让你打光棍。”

她当时只顾着玩游戏，没有多想，可
是睡到半夜，她突然一下子坐起来，把我
吓了一跳，我问她：“你怎么了？”

她说：“刚才做梦，梦见你白天和我说
的话，你为什么说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

我无奈地解释：“我就随口说说
而已。”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